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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狂
狷
齋
的
主
人
」
薩
孟
武
敎
授
，

是
學
術
界
的
大
老
，
同
時
也
是

一
位
徳
行
超
卓
的
學
者
。

他
曾
爲
他
「
狂
狷
」
的
命
名

，
而
做
了
這
樣
的
註
釋
，
他
說
：
「
狂

者
進
取
，

狷
者
有
所
不
爲
。
」
l

—

這
不
僅
是
他
書
齋
命
名
的
用
意
，
而

且
也
是
他
一
生
做
人
｀
做
事
、

做
學
問
的
寫
嗝
。

認
識
薩
敎
授
已
經
是
廿
五
年
了
，

說
僳
的
，

這
麼
長
串
的
日
子
中
，

儘
管
歲
月

在
流
轉
，

也
儘
管
我
也
由
小
孩
到
了
成
長
，
可
是
，

薩
敎
授
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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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數
十
年
如
一
日
，
歲
月
對
他
如
似
清
風
，
一
些
也
不
落
痕

跡
。

清
癲
；

風
趣
和
精
胂
奕
奕
，
一
直
是
他
擁
有
的
特
質
；

再
加
上
他
的
健
談
，
那
一
口
略
帶
口
吃
的
濮
濁
福
建
腔
，
這

些
，
早
已
成
了
朋
友
和
學
生
心
目
中
的

「薩
老
師
的
標
幟
」
。

位
在
潮
州
街
巷
口
的
「
薩
公
舘
」
，
是
他
一
來
到
臺
泗

的
落
胛
處
—
—
那
是
幢
由
豪
大
配
住
的
敎
授
宿
舍
，
寬
敞
的

院
落
中
，
襯
着
一
大
幢
日

式
木
屋
。

簡
單
的
傢
俱
，

盈
屋
的
書
稿
，
以
及
潔
亮
的
地
板
和
乾

淨
的
門
窗
，
二
十
多
年
來

，
一
些
也
沒
有
改
變
過
。
每
當
屋

主
人
溏
癲
的
身
影
，
由
內
屋
走
向
客
廳
時
，
總
使
人
有
着
「

仙
風
道
骨
」
的
飄
飄
感
。

每
次
，
客
人
來
了
，
他
自
己
應
門
，
一
杯
清
茶
，
主
人

和
客
人
可
以
在
空
悠
丶
恬
靜
的
客
室
中
消
磨
多
時
。
健
談
的

主
人
，
燃
着
一
支
煙
，
談
古
論
今
，
諧
學
問
、

談
這
理
，
或

是
說
武
俠
、
電
影
，
有
時
更
會
品
評
流
行
歌
曲
或
是
文藝
小

說
。
淵
博
的
學
識
，
漁
洒
的
個
性
，
以
及
無
所
不
談
的
話
題

，
常
使
人
會
忘
記
了
暮
髒
的
來
臨
，
以
及
時
間
的
飛
馳
。

常
常
，
我
會
去
看
望
他
。
每
次
的
話
題
都
是
不
同
，
而

每
次
的
內
容
却
是
一
樣
的
深
蘊
，
就
如
同
沐
浴
春
風
般
使
人

杏
瑾
生
活

難
忘
。
因
此
，
就
像
他
的
每
一
位
學
生
般
，
我
鍶
是
這
樣
地

告
訴
別
人
：
他
是
位
可
敬
的
長
者
，
更
是
位
可
愛
的
老
人
。

「
我
過
得
很
快
樂
，也
生
活
得
極
有
意
思
。
」

這
是
他
七
十
歲
和
八
十
歲
生
日
前
夕
，
所
說
的
同
一
句

話
，
因
爲
，
他
的
一
生
中
，
全
是
詔
書
｀
敎
書
和
著
書
。
「

一
生
沒
有
離
開
過
書
本
，
多
樂
。
」

每
當
此
時
，
薩
師
母
總
會
這
樣
說
：
「
你
薩
伯
伯
，
這

一
生
沒
有
做
過
一
天
官
，
只
敎
了
一
輩
子
的
書
。
」
這
時
的

薩
敎
授
，
清
癲
的
臉
龐
上
，
閃
現
的
是
一
派
怡
然
自
得
的
快

樂
感
。「

我
學
的
是
政
治
，
不
過
，
我
個
性
頑
固
，
這
脾
氣
不

能
做
官
。
」
因
此
，
民
國
十
三
年
，
當
他
剛
從
日
本
東
京
帝

國
大
學
學
成
歸
國
時
，
他
沒
有
走
上
政
壇
，
却
走
入
了
講
台

，
同
時
也
攤
開
了
稿
紙
。

有
時
，
他
會
這
樣
說
：
「
從
小
我
就
打
算
學
醫
的
，
可

惜
咧
！
」

由
於
他
從
小
數
學
極
好
，
堂
兄
們
都
力
勸
他
應
該
學
理

科
，
學
法
科
太
可
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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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初
年
時
的
靑
年
，
眞
是
人
人
都
以
「
天
下
國
家
」

爲
念
，
當
時
，
他
決
定
學
政
治
，
目
的
是
抱
羞
「
以
天
下
國

家
爲
己
任
」
的
豪
情
壯
志
。

他
說
：
五
因
以
前
，
靑
年
是
以
唸
法
科
爲
第
一
，
五
四

以
後
就
改
爲
唸
文
科
吃
香
，
後
來
是
工
科
第
一
，
沒
想
到
來

了
豪
灣
竟
是
學
醫
最
吃
香
。

抖
抖
寬
大
的
衣
袖
，
他
會
這
樣
說
：
「
如
果
我
當
年
學

了
醫
，
我
現
在
就
發
財
了
。
」
話
還
沒
有
說
完
，
他
自
己總

會
笑
了
起
來
。
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當
年
他
學
成
還
鄉
時
，
內
心
必
然
經
過

掙
扎
：
是
從
政
，
還
是
敎
書
？
思
暈
又
思
羅
，
他
毅
然
地
作

了
這
樣
的
結
論
：
「
與
其
做
個
無
法
箕
現
自
己
抱
負
的
官
員

，

還
不
如
過
過
淡
泊
逍
遙
的
敎
書
生
活
。
」

剛
敎
書
時
，
他
是
在
上
海
大
夏
大
學
和
復
旦
大
學
兼
課

，
那
時
他
仍
擁
有
一
股
年
輕
的
衝
動
，

於
是
就
辦
了
份
「
孤

軍
」
雜
誌
，
表
逹
自
己
的
政
治
主
張
，
以
及
宣
揚
愛
國
思
想

。

「
孤
軍
」
只
辦
了
牛
年
就
停
升
了

。
時
間
雖
短
，
而
且

也
是
五
十
多
年
前
的
往
事
，
而
當
年
的
種
種
，

藪
敎
授
今
日

囘
想
起
來
，
仍
然
清
晰
在
目
，
而
且
是
興
味
盎
然
。

「
孤
軍
是
份
反
共
的
雜
誌
，
那
時
，
靑
年
齒
的
陳
啓
天

；

李
璜
等
，
隔
兩
週
我
們
必
定
談
一
次
。
」

他
還
記
得
，
當
五
三
慘
案
發
生
時
，
他
就
到
街
頭
巷
尾

去
發
傳
單
，
喚
醒
民
衆
的
敵
慄
同
仇
。

民
國
十
七
年
，
他
到
黃
埔
軍
校
去
敎
書
。
「
一
起
在
軍

校
的
有
倪
文
亞
、
陶
希
聖
、
張
九
如
：
…
等
，
陶
希
聖
是
總

敎
官
，
我
是
編
輯
主
任
。
」
那
時
，
他
又
接
辦
了
新
生
命
雜

誌
。

民
國
十
九
年
，
他
轉
入
中
央
政
治
學
校
任
敎
，
一
敎
就

是
十
六
年
，
從
紅
紙
廊
到
靑
木
豳
，
而
「
薩
他
老
師
」
就
以

自
己
的
博
學
，
以
及
淡
泊
的
心
僙
，
孕
育
了
不
少
中
華
民
國

的
政
治
人
才
。

立
法
委
員
吳
延
環
曾
這
樣
形
容
過
他
心
目
中
的
薩
老
師

：

「
先
生
性
樂
觀
，
重
然
諾
，
出
語
幽
默
，
不
拘
小
節
。
生

平
無
求
於
人

，
而
菩
提
攜
後
進
，
几
有
所
求
，
必
予
鼎
助

，

成
功
之
後
，
且
常
忘
其
姓
名
。
又
廓
然
大
公

，
不
念
舊
惡
，

既
不
爲
人
所
伎
，
亦
無
嫉
惡
之
人
。
對
於
及
門
弟
子
，
尤
能

循
循
善
誘
，
說
理
深
入
淺
出
，
闡
釋
亦
莊
亦
諧

，
使
上
其
課

者

，
如
沐
春
風
，

久
聽
不
厭
！

講
課
時
，
略
帶
口
吃

，
迄
今

與
六

電
七
十
歲
老
同
學
話
苞
，
對
『
薩
孟
武
』
，
無
不
稱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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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置
。
」

來
到
豪
灣
，
他
又
執
敎
臺
大
，
同
時
做
過
十
一
年
的
法

學
院
院
長
。

在
豪
大
敎
授
塈
中
，
「
薩
老
師
」
的
課
是
極
具
盛
名
的

，

每
堂
課
擠
滿
了
學
生
，
選
課
的
固
然
是
多
，
遠
有
很
多
外

校
學
生
站
在
走
廊
上
聽
。

上
課
時
，
他
從
來
沒
有
講
義
和
敎
材
，
總
是
侃
侃
而
談

，
兩
、
三
小
時
絕
無
冷
場
，
而
學
生
們
下
得
課
來
，
總
能
心

領
砷
會
，
囘
味
無
窮
。

「
敎
書
一
定
要
慬
得
學
生
心
理
」
，
他
認
爲
，
先
生
授

課
，
可
千
萬
不
能
「
照
本
宣
誼
」
，
不
然
必
定
會
使
學
生
覺

得
討
厭
。
「
必須
講
得
活
一
點
，
學
生
才
不
會
覺
得
枯
燥
。
」

敎
書
敎
了
整
整
五
十
年
，
兩
年
前
他
才
正
式
從
豪
大
退

休
，
不
過
，
到
現
在
爲
止
，
他
仍
然
還
是
敎
授
，
因
爲
，
仍

有
十
個
碩
士
學
生
由
他
指
海
修
習
「
中
國
祉
會
政
治
史
」
。

雖
然
他
一
直
是
f蘊
大
的
專
任
敎
授
，
「
不
過
，
我
沒
有

拿
過
薪
水
，
我
一
直
是
拿
鐘
點
我
。」
因
爲
，
他
是
立
法
委

員
，
在
學
校
不
能
拿
薪
水
。

對
薩
敎
授
來
說
，
這
一
生
最
大
的
收
穫
是
「
桃
李
滿
天

下
」
。
「
我
有
文
學
生
，
也
有
武
學
生
。
」
這
是
他
最
值
得

I '̀ 

` 
`e 

I• 

驕
傲
的
。

由
於
他
執
敎
過
的
學
校
多
，
敎
的
又
是
政
治
學
，
因
此

，
五
十
年
後
的
今
天
，
不
少
政
壞
上
的
顯
要
和
金
融
界
的
巨

子
，
遠
有
軍
中
的
將
領
，
全
是
他
的
學
生
。

在
抗
戰
時
，

生
活
的
清
苦
，
以
及
一
分
同
是
「
淪
落
人

」
的
心
悛
，
那
時
他
的
學
生
就
如
同
他
的
家
人
，
學
生
常
往

老
師
家
跑
，
打
牙
祭
，
或
是
述
說
個
人
的
私
事
，
老
師
與
弟

子
早
已
打
成
了
一
片
。

學
生
們
都
知
道
他
淡
泊
的
心
性
，
也
了
解
老
師

清
淡
的

生
活
，
當
薩
敎
授
八
十
壽
辰
消
息
傳
出
時
，
學
生
們
都
想
要

好
好
地
孝
敬
這
位
恩
師
。
無
奈
，
薩
老
夫
子
特
別
表
示
：
「

不
收
覦
」
，
而
且
執
行
得
極
徹
底
，
就
這
般
，
壽
堂
裏
，
只

備
白
葡
萄
酒
及
花
生
米
，
好
多
他
昔
日
的
學
生
，
如
今
的
知

名
之
士
，
在
壽
堂
中
徘
徊
不
去
，
大
家
都
默
默
地
要
將
一
分

深
摯
的
敬
意
向
老
師
表
露
，
那
情
景
是
眞
很
感
人
的
。

求
學
與
箸
作

七
十
多
年
前
，
才
七
、
八
歲
的
薩
敎
授
，
寫
下
了
他
這

一
生
的
第
一
篇
文
章
：
「
人
不
可
不
讀
書
，
何
也
？
詔
書
方

有
知
識
，
而
能
治
鬬
平
天
下
。
不
詔
書
則
無
知
識
，
不
能
治

` 丶
,`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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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敖孟武敖投佤儷）

國
平
天
下
。
不
觀
乎
匡
衡
乎
，
他
乃
牧
羊
兒
童
，
因
能
動
學

，
終
登
宰
相
之
位
，
故
人
不
可
不
諫
書
。
」

「
那
年
，
家
鄉
發
生
鼠
疫
，
全
家
兄
弟
都
從
小
學
中
輟

學
，
逃
到
親
戚
家
，
大
家
就
在
親
戚
家
塾
中
讀
書
，
老
師
姓

陳
，
擧
人
出
身
，
要
我
學
做
文
章
，
當
時
我
想
作
文
不
難
，

必
定
第
一
句
是
起
句
，
以
後
一
正
一
反
，
再
加
引
證
，
最
後

則
作
結
論
。
」

這
第
一
篇
文
章
很
受
到
老
師
的
讚
箕
，
從
此
，
使
得
他

極
喜
歡
寫
文
章
。

薩
敎
授
很
愛
囘
憶
幼
時
的
讀
書
生
活
。
他
常
說
：
「
小

學
時
，
我
的
國
文
、
數
學
、
歷
史
三
科
成
績
最
好
。
」
儘
管

是
這
樣
，
不
過
，
在
學
校
他
沒
有
拿
過
第
一
名
，
因
爲
，
他

的
音
樂
、
圖
靈
、
寫
作
三
科
成
縯
較
差
，
一
直
等
到
畢
業
考

，
副
科
成
績
不
算
，
他
才
拿
到
了
第
一
名
。

他
認
爲
，
幼
時
讀
書
，
敎
課
老
師
的
好
壞
，
對
學
生
影

響
極
大
。

趾
然
已
控
是
八
十
歲
了
，
在
薩
敎
授
的
記
憶
深
處
，
仍

念
念
不
忘
小
學
時
的
啓
蒙
師
。
「
我
的
歷
史
成
繽
一
直
很
好

，
而
且
，
對
歷
史
的
興
趣
－
直
持
積
着
。
」

「
擔
任
歷
史
課
的
是
黃
季
芳
老
師
，
課
本
是
商
務
印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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舘
出
版
的
小
學
歷
史
敎
科
書
，
內
容
雖
然
簡
單
，
而
比
之
今

日
高
中
，
甚
至
大
學
的
課
本

，
也
許
還
詳
細
一
點
，
黃
老
師

常
摘
要
通
鑑
，
寫
在
黑
板
上
，
令

學
生
抄
在
書
上
，
．
以
補
充

課
本
之
不
足
，
這
不
但
增
加
我
對
歷
史
的
知
識
，
且
又
培
養

我
對
歷
史
的
興
趣
。
」

「
過
了
半
年
之
後
，
我
又
認
爲
黃
老
師
摘
要
的
遠
是
簡

單
，
乃
自
己
參
考
通
鑑
輯
覽
及
其
他
有
關
書
籍
，
如
廿
二
史

劄
記
之
類
，
課
本
原
文
用
大
字
，
所
加
的
註
用
小
字
，
寫
在

稿
紙
上
，
每
一
百
頁
訂
成
一
本
，
全
部
共
十
二
本
。
這
是
我

第
一
部
的
寫
作
，
當
然
不
配
稱
著
作
，
只
是
抄
書
。
」

「
擔
任
古
文
的
是
石
慕
齊
老
師
，
每
星
期
要
讀
兩
篇
古

文
，
每
星
期
也
要
寫
兩
篇
文
章
，
文
章
有
史
論
和
經
義
，
史

論
可
自
由
發
揮
意
見
，
經
義
的
作
法
，
則
有
一
定
的
規
則
，

至
於
遊
記
則
很
少
做
，
唐
宋
八
大
家
之
中
，
只
唯
柳
宗
元
會

寫
遊
記
，
可
知
遊
記
是
不
容
易
寫
的
。
作
文
題
目
以
史
論
爲

最
多
，
文
章
做
好
的
，
老
師
卽
拿
來
掛
在
玻
璃
握
內
。
」

自
然
，
薩
敎
授
的
作
文
，
是
每
篇
都
貼
在
玻
璃
擬
內
，

「
我
掛
都
掛
厭
了
。
」
說
完
，
他
仍
爲
六
十
多
年
前
的
得
意

事
而
有
着
無
比
的
興
奮
，
一
顆
掩
不
住
的
不
老
的
心
靈
。

閒
談
中
，
他
每
毎
愛
說
從
頲
的
，
是
l
_

「
我
從
小
算

術
最
好
。
」
接
着
，
他
必
說
這
段
故
事
：

「
我
對
算
術
頂
感
興
趣
，
四
則
問
題
，
不
過
龜
免
｀
時

針
：

父
子
年
齡
，
以
及
工
程
數
種
而
已
。
每
作
習
題
，
陳
叔

良
老
師
一
定
叫
學
生
想
想
，
全
班
學
生
答
不
出
來
，
他
就
問

我
：
「
算
術
師
，
你
以
爲
如
何
解
答
」
，
我
亳
不
思
索
的
，

立
卽
答
道
，
『
以
一
代
之
』
°
」

「
算
術
師
」
的
稱
號
，
對
學
政
治
的
蔭
敎
授
來
說
，
一

直
視
如
珍
痰
的
拱
在
記
憶
的
深
處
，
每
每
憶
起
，

嘴
角
仍
然

漾
着
得
意
的
微
笑
。

在
課
堂
上
，
他
敎
了
幾
十
年
的
政
治
學
，
不
過
，
囘
到

家
中
，
他
却
是
位
成
功
的
算
術
老
師
。

這
十
多
年
來
，
他
是
他
外
孫
的
家
庭
敎
師
和
好
朋
友
，

外
孫
的
功
課
全
由
他
敎
，
當
然
也
包
括
數
學
在
內
，
「
再
難

的
題
目
，
我
照
樣
能
解
。
」

當
新
數
學
使
用
時
，
學
生
們
常
常
聼
不
懂
，
薩
敎
授
敎

外
孫
，
可
是
，
只
要
一
講
，
他
的
小
學
生
立
卽
就
可
以
心
領

砷
會
。

－

他
說
：
「
譬
如
集
合
，
我
就
說
，
就
好
像
是
關
羽
、
張

飛
和
趙
雲
，
有
時
候
兩
人
一
起
出
戰
，
有
時
一
人
出
戰
，
如

果
三
個
人
某
天
生
病
了
，
就
是
空
集
合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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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搖
搖
頭
嘆
息
着
說
：
中
國
人
喜
歡
用
奇
怪
的
名
稱
，

表
示
自
己
的
聰
明
，
其
箕
，
用
「
組
」
比
較
容
易
懂
，
而
偏

偏
用
集
合
兩
字
，
學
生
就
灌
不
懂
了
。

他
常
說
：
「
我
講
課
喜
歡
自
己
編
敎
材
，
不
喜
歡
用
別

人
的
書
。
」

三
位
良
好
的
啓
蒙
敎
師
，
奠
定
了
這
位
學
人
一
生
做
學

問
的
造
礎
，
也
開
啓
了
他
智惹的
靈
竅
。

十
七
歲
時
，
他
東
渡
日

本
，
先
誼
第
三
高
等
，
接
着
進

入
東
京
帝
大
。

「
當
年
，
我
原
是
以
第
一
名
考
進
第
一
高
等
，
不
過
，

我
志
願
入
第
三
高
等
，
因
爲
'
·
京
都
安
睜
｀
古
樸
，
是讀書

的
好
環
境
。
」

三
高
畢
業
之
後
，
卽
入
京
都
帝
大
法
學
部
政
治
系
。
這

是
他
囘
憶
中
的
片
斷
。

「
法
學
部
分
爲
法
律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三
系
，
其
中
以
政

治
系
學
生
最
少
，
最
多
廿
多
人
，
中
國
學
生
只
有
我
一
人
。
」

「
政
治
系
的
課
程
大
部
分
是
法
律
系
的
，
小
部
分
是
經

濟
系
的

，
而
政
治
系
的
課
程
特
有
的
數
種
，
卽
政
治
學
、

國

法
學
、
政
治
思
想
史
。
」

「
大
學
上
課
，
必
須
記
筆
記
，
而
筆
記
時
，
耳
聽

、
手

寫
：
目
視
，
這
樣
一
來
，
已
經
記
得
一
大
半
了
，
以
後
考
試

，
也
覺
容
易
。
」

．

在
日
本
求
學
時
期
，
正
是
馬
克
思
思
想
最
濃
厚
的
時
候

，

薩
敎
授
還
記
得
經
濟
系
的
河
上
華
敎
授
，
就
是
馬
克
思
主

義
者
，

「
不
過
，
我
聽
完
後
，
一
點
也
不
贊
同
這
種
思
想
，

囘
國
後
，
正
值
寧
漢
分
裂
時
，
我
就
立
卽
加
入
了
國
民
獵
。

」

薩
敎
授
說
，

這
一
生
學
的
是
政
治
學

，
敎
的
也
是
政
治

學
，
可
是
，
無
論
是
讀
書
時

，
亦
或
後
來
敎
書
時
，
唸
的
書

中
，
政
治
學
的
書
反
而
少
，
大
半
都
是
唸
經
演
系
或
法
律
系

的
功
課
較
多
。

「
在
日
本
求
學
時
，
我
一
有
空
就
看
參
考
書
，
考
試
，

不
過
應
付
而
已
，
有
了
錢
就
買
書
，
有
了
空
就
看
書
。
」

最
有
趣
的
是
，
當
時
在
日
本
，
看
完
了
的
書
，
可
以
拿

出
去
賣
或
是
拿
去
當
，
而
且
可
以
賣
很
好
的
價
錢
。

「
用
這

個
方
式
，
我
就
可
以
看
很
多
的
書
。
」

記
得
有
次
去
當
舖
賚
書
時
，
路
上
遇
到
周
佛
海
，
薩
敎

授
問
他
去
那
褒
，

周
佛
海
說
去
圖
書
舘
。
「
他
問
我
去
那
，

我
也
說
到
圖
書
舘
，
但
兩
人
都
不
願
意
同
行
，
沒
想
到
，
一

走
入
當
舖
，
周
佛
海
已
經
在
那
疑
了
，
兩
人
瑁
了
不
禁
相
禕

,' 
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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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笑
。
」

每
拿
到
一
本
新
書
，
「
我
必
定
仔
細
地
看
過
全
部
，
而

且
，
用
紅
筆
劃
下
重
要
的
。
」
用
紅
筆
點
書
，
已
成
爲
他
數

十
年
的
習
慣
，
「
－
拿
起
書
，
也
一
定
會
拿
起
紅
筌
。
」

在
他
七
十
歲
生
日
時
，
整
整
四
大
冊
的
「
中
國
社
會
政

治
史
」
已
經
完
禍
出
書
，
當
時
，
他
很
輿
套
地
說
：
「
書
寫

成
了
，
三
十
年
的
債
務
總
算
還
清
。
」

寫
一
部
書
，
這
一
直
是
薩
敎
授
多
年
的
心
願
，
而
在
中

國
社
會
政
治
史
完
成
後
，
這
十
年
間
，
他
又
著
手
完
成
了
「
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史
」
。

．

眞
正
提
筆
起
草
「
中
國
祉
會
政
治
史
」
的
時
間
，
是
在

民
國
廿
四
年
，
「
第
四
冊
完
成
時
是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，
合
計

共
三
十
年
，
中
間
有
八
年
，
將
時
間
花
在
政
治
學
的
著
作
及

修
改
，
實
際
寫
作
的
時
間
共
花
了
二
十
二
年
。
」

「
寫
書
時
，
我
是
先
搜
集
資
料
，
而
要
搜
集
資
料
，
必

須
腦
中
先
有
一
種
覬
念
，
依
此
設
念
，
作
成
每
朝
歷
史
的
目

錄
，
而
後
依
此
目
錄
，
去
搜
集
所
倆
要
的
資
料
，
否
則
，
一

部
廿
五
史
看
了
又
看
，
也
必
亳
無
結
果
。
」

「
搜
集
資
料
先
由
正
史
開
始
，
這
一
段
工
作
是
很
繁
重

的
，
例
如
後
漢
書
，
我
前
後
看
了
三
遍
、
一
字

1
字
的
看
下

去
，
第
一
次
覺
得
毫
無
資
料
，
第
二
次
略
有
所
得
，
第
三
次

才
有
收
穫
。
」

在
寫
作
這
本
書
的
歷
程
中
，
由
於
逕
徙
流
離
，
薩
敎
授

曾
迆
失
過
全
部
的
書
稿
及
寫
作
提
要

．
o

．

他
說
：
「
抗
戰
時
，
爲
了
節
省
時
間

，
卡
片
的
作
成
、

不
用
抄
寫
而
用
剪
貼
，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復
員
時
，
我
們
全
家

坐
飛
機
囘
東
南
，
衣
物
及
書
稿
，
則
委
託
中
央
政
校
運
送
'

沒
想
到

，
船
到
三
蛺
竟
沉
了
。
而
我
十
數
年
搜
集
的
資
料
卡

片
就
全
部
毀
了
，
說
來
眞
偈
心
。
」

就
是
這
個
原
因
，
後
來
，
他
一
直
心
疼
得
不
願
再
到
政

大
去
執
敎
。

「
來
到
臺
灣
之
後
，
不
得
不
購
買
藝
文
祉
出
版
的
廿
五

史
兩
部
及
各
種
文
集
各
三
部
，
再
行
閱
讀
一
遁
，
我
雖
然
沒

冇
一
目
十
行
的
本
領
，
却
能
一
字
一
字
的
快
讚
下
去
｀
」

說
到
廿
五
史
，
薩
敎
授
說
：

一
部
廿
五
史
中
，
他
認
爲

，
以
漢
雷
最
好
，
「
漢
書
列
傳
不
是
依
官
之
大
小
，
而
是
依

事
之
有
無

，
而
事
又
與
噁
家
治
亂
，
典
章

制
度
、
士
風
民
氣

有
關
，
如
李
廣
不
得
封
侯
而
有
傳
，
其
從
弟
李
蔡
做
過
丞
相

而
無
傳
。
」

當
四
大
厚
朋
的
中
國
社
會
政
治
史
出
版
以
後
，
他
的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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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雖
然
覺
得
輕
鬟
：
愉
快
，
只
是
另
一
重
責
任
又
襲
上
心
頸

。
「
我
要
以
餘
年
將
清
朝
這
部
分
寫
完
。
」

前
些
日
子
，
當
我
去
看
他
時
，
他
說
：
「
今
年
我
一
定

寫
完
中
國
社
會
政
治
史
的
清
史
。
」

他
說
，
他
正
在
看
清
史
，
「
我
的
方
式
是
，
全
部
看
完

了
再
寫
。
」

「
在
他
的
書
房
中
，
層
層
疊
疊
的
堆
着
不
少
的
文
稿
，

多
年
的
習
慣
是
，
他
寫
書
信
、
作
文
章
，
必
定
先
打
草
稿
，

而
他
的
字
細
小
而
草
，
於
是
抄
稿
認
字
的
責
任
，
又
全
由
他

自
己
負
責
。

對
寫
作
，
他
有
份
狂
熱
，
除
了
中
國
社
會
政
治
史
外
，

他
出
版
過
中
國
憲
法
論
，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史
以
及
那
部
噲
炙

人
口
的
水
滸
傳
與
中
國
政
治
。

「
那
是
我
抗
戰
前
，
無
意
中
所
寫
的
，
用
輕
鬆
的
筆
法

，
一
共
寫
了
廿
多
篇
。
」

對
這
部
遊
戱
之
作
，
他
也
極
喜
愛
。
「
我
是
剖
析
中
國

的
秕
會
，
不
是
用
考
證
，
也
不
是
文
學
家
的
眼
光
，
而
是
以

水
滸
傳
來
看
中
國
秕
會
的
種
種
。
」

除
了
寫
書
，
他
也
愛
寫
雜
文
。

還
記
得
，
當
中
央
副
判
方
塊
的
盛
時
，
「
本
炎
」
的
方

' 
,r 

塊
是
極
受
人
注
意
的
，
文
筆
犀
利
，
立
論
A^
正
，
且
語
帶
詼

諧
，
短
短
的
五
辶
＾
百
字
，
涵
蓋
了
萬
千
的
鈞
勢
，
而
「
本

炎
」
就
是
薩
敎
授
寫
方
塊
的
筆
名
。

這
幾
年
，
每
次
看
到
他
，
我
都
極
力
游
說
他
重
執
「
本

炎
」
文
筆
，
而
他
總
是
笑
笑
，
然
後
說
：
「
好
久
不
寫
了
，

就
懶
了
下
來
，
如
果
有
人
逼
，
也
許
我
還
是
會
寫
。
」

在
他
的
眉
宇
及
神
色
間
，
依
然
可
以
知
道
，
他
也
極
爲

陶
醉
「
本
炎
方
家
」
的
歲
月
。

學
問
與
啫
好

成
爲
一
位
學
養
精
深
的
政
治
學
權
威
，
我
曾
問
過
他
，

爲
學
的
方
法
是
什
麼
。

薩
敎
授
說
：
「
最
初
要
廣
，
才
能
求
深
。
」

他
認
爲
，
學
政
治
學
的
人
，
一
開
始
，
各
種
書
都
要
看

，
政
治
學
｀
法
律
學
，
經
濟

4
歷
史
：
·
…
看
得
多
｀
看
得
博

，
然
後
再
求
深
，
可
不
能
一
下
就
往
深
處
走
。
」

自
然
，
學
政
治
，
是
與
秕
會
科
學
各
門
功
課
都
有
關
聯

的
，
「
講
法
律
，
必
須
知
遁
社
會
心
理
才
行
，
研
究
歷
史
，

也
須
知
這
時
代
思
想
。
」

他
常
對
學
生
說
，
上
課
時
應
專
心
聽
講
，
好
好
記
筆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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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上
課
聼
了
、
記
了
，
就
等
於
記
了
一
大
半
，
考
試
時
就

方
便
多
了
。
」

而
課
餘
，
他
勸
告
學
生
，

一
定
要
多
看
參
考
書
，
一
部

部
的
看
，
知
識
累
積
，
學
問
的
根
革
自
然
就
定
了
。

雖
然
，
已
經
邁
入
八
十
歲
，
而
看
書
，
依
然
是
他
的
嗜

好
，
各
種
報
章
雜
誌
，
各
行
的
新
書
新
知
，
他
都
津
津
有
味

地
看
，
或
是
批
評
。

．

有
次
，
他
曾
對
我
暢
說
文
槀
小
說
，
而
一
些
著
名
作
家

和
書
，
他
都
如
數
家
珍
，
而
且
對
每
一
位
作
家
的
優
點
及
缺

點
都
精
確
無
誤
的
指
出
，
他
坦
然
地
說
：
「
我
認
爲
一
些
女

作
家
的
書
不
壞
，
像
要
瑤
，
她
的
作
品
，
就
有
她
獨
特
的
－

面
。
」從

鄉
土
小
說
到
文
藝
小
說
，
他
的
批
評
和
感
慨
是
：
「

都
找
不
到
一
本
足
以
代
表
這
一
時
代
的
作
品
。
」
他
認
爲
，

好
些
國
內
作
家
的
作
品
，
寫
作
的
內
容
；
範
圍
及
眼
光
都
太

侷
限
了
，
「
以
大
家
的
才
華
和
文
筆
，
可
以
寫
出
更
好
的
作

品
的
。
」

對
武
俠
小
說
，
薩
敎
授
更
是
有
名
的
武
俠
迷
。
不
過
，

他
曾
對
我
這
樣
說
：
「
我
是
愛
看
，
只
是
，
我
也
沒
看
過
幾

部
，
不
少
的
書
我
是
重
覆
又
重
覆
的
看
。
」

他
將
武
俠
小
說
視
爲
日
常
的
消
遣
，
只
是
，
好
的
武
俠

小
說
難
求
，
他
只
有
一
遍
又
一
遍
的
重
覆
看
舊
書
。

他
曾
說
過
，
武
俠
小
說
中
的
武
，
是
指
動
的
武
藝
，
俠

是
扶
弱
鋤
強
的
行
爲
，
可
惜
現
在
的
武
俠
小
說
都
是
靜
而
不

動
的
，
光
是
口
頭
上
說
武
而
不
動
武
，
有
的
又
全
寫
些
砷
怪

的
故
事
，
不
過
這
種
砷
怪
的
描
述
，
比
起
封
神
榜
、
西
遊
記

來
又
差
得
太
遠
。
」

認
識
薩
敎
授
的
人
，
都
愛
說
這
樣
一
個
笑
話
，
說
薩
敎

授
的
錢
「
從
黑
板
中
來
，
白
板
中
去
。
」

每
聽
此
言
，
他
就
哈
哈
大
笑
，
他
承
認
，
自
己
偶
爾
作

方
城
之
戱
，
但
這
句
話
，
不
是
他
創
的
，
而
是
在
南
京
時
另

位
友
人
說
的
名
言
。

對
打
痲
將
，
他
有
他
緊
守
的
原
則
，
那
就
是
不
斤
斤
計

較
勝
負
，
對
手
限
於
知
交
，
決
不
與
生
人
同
桌
，
「
全
然
是

消
遣
又
消
遣
。
」

他
曾
說
過
：
人
類
素
性
好
鬪
，
我
們
皝
然
不
能
在
賀
際

事
物
上
互
爭

，
那
就
只
好
在
方
城
中
過
過
互
岡
相
爭
的
腰
了

，
「
而
且
天
下
事
如
果
是
必
嬴
的
就
沒
意
思
，
方
城
之
戰
妙

在
輸
嬴
各
佔
其
半
。
」

以
前
，
他
藉
廠
將
作
爲
調
劑
工
作
的
藥
石
，
在
講
課
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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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之
餘
，
頸
腦
借
着
消
遣
來
稍
事
休
息
後
，
亂
如
芬
絲
的
資

料
往
往
就
找
出
了
頭
緒
，
有
時
還
會
對
事
物
產
生
出
適
當
而

中
肯
的
處
理
方
法
。
只
是
，
現
在
他
已
捨
棄
了
這
項
嗜
好
，

「
年
齡
大
了
，

體
力
也
不
適
合
了
。
」

在
年
靑
時
，
薩
敎
授
遠
是
個
圍
棋
好
手
，
他
和
吳
荊
源

及
林
海
峯
的
父
親
，
在
日
本
留
學
時
正
巧
是
同
窗
，
沒
事
時

大
家
常
一
塊
下
棋
，
薩
敎
授
說
：
「
圍
棋
的
學
問
太
大
了
，

要
背
棋
證
，
也
得
有
天
才
，
何
況
我
性
又
急
，
所
以
一
直
下

不
好
。
」

幽
默
，
風
趣
，
一
直
是
薩
敎
授
吸
引
人
之
處
，
如
今
，

除
了
寫
稿
、

看
書
，
他
就
愛
看
電
視
，
或
是
與
外
孫
結
伴
四

處
逛
逛
，
每
當
少
棒
賽
舉
行
時
，
無
論
是深
夜
或
白
天
，
他

必
定
聚
精
會
神
地
觀
戰
，
那
分
神
態
，
年
輕
而
沉
醉
，
而
當

租
孫
兩
人
手
牽
着
手
高
高
與
興
逛
街
時
，
那
分
神
采
，
更
是

快
樂
而
純
眞
。清

風
與
淡
月

敎
學
生
、

寫
文
章
，
卽
或
是
交
朋
友
，
薩
敎
授
說
，
他

秉
持
的
原
則
是
「
說
眞
話
」
。
自
己喜
歡
的
話
就
說
，
眞
眞

咒
箕
的
對
人
。

他
常
說
：

「
這
一
生
，
我
沒
有
養
生
之
道
，
竟
然
活
了

八
十
年
，
我
想
只
要
心
中
沒
有
雜
念
，
得
失
置
之
度
外
，
命

一
定
就
會
長
。
」

這
八
十
年
中
，
他
過
的
是
涸
風
淡
月
的
生
活
，
悠
雅
愉

悅
的
日
子
，
當
然
，
其
問
有
過
波
涵

，
有
過
煩
憂
，
只
是
都

爲
他
淡
泊
的
心
性
所
化
解
了
。

他
說
：
「
駡
我
，
我
從
不
辯
，

諧
我
，

我
從
不
管
。
」

於
是
，
他
的
生
活
中
沒
有

紛
擾
，
有
的
只
是
清
悠
的
雅
事
。

每
天
淌
早
，
他
必
定
在
院
子
中
散
步
，
一
圈
又
一
圈
，

油
暮
時
分
，
捉
蒞
水
壺
，
他
為
園
中
的
花

草
灌
水
施
肥
，
看

涪
院
落
中
盛
開
的
花
朶
，
他
的
笑
容
就
更
滿
足

而
怡
然
。

他
與
夫
人
年
輕
時
結
褚
至
今

，
已
經
六
十
年
了
，
兩
人

相
依
相
伴
，
一
直
相
敬
如
賓
的
共

渡
人
生
。
他
常
說
：
「
夫

妻
間
不
必
爭
吵
，
一
個
說
，
一
個
議
，
不
就
沒
事
了
。
」

因
此
，
廿
多
年
來
的
薩
公
舘
，
屋
宇
依
舊
，
陳
設
依
然

，
就
連
那
氣
氛
，
以
及
屋
中
的
一
對
主
人
都
一
些
改
變
也
沒

有
，
簡
樸
、

清
悠
而
自
然
。

時
光
過
去
了
八
十
年
，
而
薩
敎
授
却
始
終
擁
有
着
率
眞

、
淡
泊
和
寧
遠
的
心
性
，
一
直
散
發
着
典
型
中
國
諮
書
人
的

喈
香
。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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